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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白莲教传教与禁教论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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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白莲教是唐宋以来流传民间的秘密宗教组织，与佛教的净土宗有一定的历史渊源。本文
通过南宋茅子元创立白莲教，佛教对白莲教的批判，初创时白莲教之教义，白莲教戒律、组织与正统
佛教之异同，元代白莲教传教与禁教，白莲教的被禁与复教，以白莲教为名的初期造反活动，元末香
会、白莲教与农民大起义之关系等问题的考察，揭示了宋元时期白莲教创立传播的历史实况，并就白
莲教的性质和特点作出独到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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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莲忏堂

一、南宋茅子元创立白莲教

南宋绍兴初年，江苏吴郡延祥院僧人茅子元
创立了白莲教。初期的白莲教被称为白莲菜。
据 《庐山莲宗宝鉴》记载茅子元生平：茅子

元，号万事休，江苏昆山人。母亲姓柴。据说他
诞生前夕，其母梦见一尊佛入其家门，次日早遂
生子元，所以 “因名佛来”。子元父母早亡，他
于是 “投本州延祥寺志通出家，习诵 《法华经》。
十九岁落发，习止观禅法”。①一天正在禅定中，
忽然悟道，并作诗颂曰：“二十余年纸上寻，寻
来寻去转沉吟，忽然听得慈鸦叫，始信从前错用
心。”②于是发利他之心，乃慕东晋名僧慧远莲社
遗风，劝人皈依三宝，受持五戒：一不杀生，二
不偷盗，三不淫邪，四不妄语，五不饮酒。念阿
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希望世人普结善缘，净
五根，得五力，出五浊。
为了代替众生礼佛忏悔，祈生安养极乐国即

西方极乐世界，茅子元编成 《白莲晨朝忏仪》。
这以后，他在淀山湖一带，创立了白莲忏堂，劝
令众生 “同修净业”；同时述 《圆融四土三观选
佛图》。茅子元在４６岁的时候，为当局发配到江
洲，在逆境中并未动揺信仰，“随方劝化，即成
颂文”，结成 《西行集》。南宋乾道二年 （１１６６），
为皇帝诏至德寿殿，“演说净土法门”，皇帝特赐
“劝修净业白莲尊师慈照宗主”称号。又于钱塘
西湖昭庆寺祝圣谢恩。佛事毕，回平江，对自己

的净业团社进行改革。以普、觉、妙、道四字为
本宗门徒的定名法号，“示导教人专念弥陀，同
生净土，从此宗风大振”。③茅子元还有 《弥陀节
要》、《法华百心证道歌》、 《风月集》等著作行
世。乾道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他对门徒讲：“吾
化缘已毕，时当行矣”。④说完了即 “合掌辞众，
奄然示寂”。⑤ 死后葬于松江力及市五港吴觉昌
宅，造塔。皇帝敕谥，名 “最胜之塔”。⑥

抛开对茅子元的毁誉之辞，综合白莲教初创
期有两个特点：一、白莲教在初创时期，尚不具
备独立宗教的内涵。它吸收了莲宗即弥陀净土和
天台宗的佛教教义及修持内容。念阿弥陀佛，祈
佛忏悔，希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无疑继承了弥陀
净土宗的基本信仰。而茅子元 “曾学于北禅梵法
主会下”，⑦ “依仿天台出 《圆融四土图》、《晨朝
礼忏文》”，⑧说明从师徒授受到教义，又都明显
地受到天台宗的影响。二、初期白莲教虽然是
台、净结合的产物，但在教团内部，茅子元自称
白莲导师，其徒则称白莲菜人，并以普、觉、
妙、道，为教徒道号，明系别立一宗。而且男女
同习修练的行动，打破了佛教历来的传统。特别
到了元代，建立了多所白莲忏堂，这些忏堂及周
围的土地，成为以家族血统关系相传的世产世
业，则更是迥异正统佛教之处。

二、佛教对白莲教的批判

据南宋僧人宗鉴 《释门正统》记载：



所谓白莲者，绍兴初吴郡延祥院沙门茅
子元曾学于北禅梵法立会下，依仿天台出
《圆融四土图》、 《晨朝礼忏文》，偈歌四句，
佛念五声，劝诸男女同修净业，称白莲导
师。其徒号白莲菜人，亦曰茹茅阇黎菜。有
论于有司者，加以事魔之罪，蒙流江州。后
有小茅阇黎复收余党，但其见解不及子元，
又白衣展转传授，不无讹谬，唯谨护生一
戒耳。⑨

宗鉴对初期白莲教基本釆取介绍的态度，而
且承认茅子元是有些见识的。但其在撰述 《释门
正统》时是把白莲教放在 《斥伪志》中。在宗鉴
看来，白莲教相对佛教正宗有如下之 “伪”：

①正统佛教是以佛为祖，不允许凡人称佛作
祖。而茅子元自称导师，其为伪也。

②正统佛教于寺院中男女有别，和尚、尼姑
分别于不同寺庵，各自修行。而茅子元在自家的
忏堂中，允许世俗男女同习修炼，其为伪二也。

③正统佛徒遵守国家法度及佛门规矩，而茅
子元却以 “事魔”之罪分配江州；当然茅子元不
是信奉摩尼教的，但他建立了私人新型的吃斋教
团，号曰白莲菜，很容易与 “吃斋事魔”的摩尼
教相混。
在 《释门正统》中，宗鉴仅以白莲菜为

“伪”，尚未归于 “邪教”。其后，南宋末僧人志
磐依 《释门正统》，增加内容，污蔑之辞从此出：
“吴郡延祥院僧茅子元者，……劝诸男女同修净
业，自称白莲导师，坐受众拜。谨葱乳，不杀，
不饮酒，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
通淫者谓之佛法，相见傲僧慢人，无所不至。愚
夫愚妇转相诳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⑩

志磐在基本引用宗鉴 《释门正统》后，又加
了一段评论：

所谓 《四土图》者，则窃取台宗格言，
附以杂偈，率皆鄙薄言辞。 《晨朝忏》者，
则摄略慈云七忏，别为一本，不知依何行
法。得今四句则有类于樵歌，佛念五声则何
关于十念。号白莲，妄托于祖；称导师，僭
同于佛；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
良，何能具道。瑏瑡

这段史料夹杂了大量的詈骂之辞，但也提示
了部分白莲教的思想传承，不可一笔抹杀。
元代信仰佛教的耶律楚材把白莲教为 “释氏

之邪”：
夫杨朱、墨翟、田骈、许行之术、孔氏

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
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瑏瑢

耶律楚材作为统治阶层和佛教信奉者指斥白

莲教为 “释教之邪”，分别代表了元政权及正统
佛教的双重态度。但是不能代表整体元代统治者
的态度。其实，整个元代，绝大多数时间段，统
治者对白莲教是相当宽容的，才导致白莲教在元
代公开的大发展的形势。

三、初创时白莲教之教义

茅子元创白莲教，作 《圆融四土三观选佛
图》（简称 《圆融四土图》）。四土理论是茅子元
宗教教理的核心。僧人宗鉴说他 “依仿天台出
《圆融四土图》”。瑏瑣志磐则云 “所谓四土图者，则
窃取台宗格言”。瑏瑤总之与天台宗有关。
四土即四种果报土。初为台宗祖师智顗创于

其著 《维摩经玄疏》（或曰 《维摩经玄义》之
误），是台宗止观学说与净土思想融汇的产物。
智顗以 《法华经》为据，以五时八教的判教方
法，定释迦一代说法的次第及说法时仪式、教法
的深浅层次。天台宗之所以判教，是基于人根性
不同，根性利者可直接受大乘教，行顿法；而根
性钝者，难悟大乘，只能渐次引导，故曰渐教。
同时由于人的善恶不同，受尘世五浊的影响不
同，不但在判教的层次上差别显著，而且在往生
净土时也通然有别。这样四种净土国的理论便应
运而生了。智顗在其著 《维摩经疏示四种佛国》
中讲：

佛国差别之相，无量无边，今略为四：
一，染净国，凡圣共居；二，有余国，方便
人往；三，果报国，纯法自居；四，常寂
光，妙觉所居。瑏瑥

他又解释：染净国又叫凡圣同居国。凡人有
善恶两种，圣人则分实圣权圣。四种人同居，故
云秽土。这四种人或因根性或因忏悔，同登净
土，凡圣皆依正果。此国又叫凡圣同居土。瑏瑦

有余国又叫有余土，是二乘三种菩萨 “证方
便之所居也”。居此土者，根性钝者通三藏教，
根性利者可通别教、圆教。智顗认为它是 “有变
易所居之土”，故名有余土，又叫方便。瑏瑧

果报国又叫果报土。理解此土需要与判教中
的别教联系。别教是指那些对教理明智而果断者
的判教层次。此中人往生净土得其实果报，“受
法性报身，以观实相，发真无漏”，以便达到更
高层次。“亦名实报无障碍土”。瑏瑨

常寂光国亦云常寂光土。《观经疏明四土宗
教》中解释得比较明确：

常寂光者，常即法身，寂即解脱，光即
般若。瑏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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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讲佛有三身：“一法身，二报身，三应
身”。法身为 “自性清净，皎然无点”。瑐瑠法身即
佛之真身。可知居寂光土者即佛。因此智者大师
说：此土 “妙觉极智所照，如如法界之理，名之
为国，亦名法性土”。瑐瑡

以上即四种果报土的来由。
茅子元以智者大师的四土理论为基础，制数

种图，以示说明。并未违背台宗四土理论的本
质。他制图的目的很明确，他认为宋代一些僧侣
的传法上已失伦次，致使：

四土混乱无伦，智转行融，致使利钝不
分，因果俱失。只言净土，不知净土高低；
只说唯心，不知心之深浅。故见诸家相毁，
各执一边，唯知自破宗风，非魔能坏。今则
略开一线，述出四图，削去迷情，顿明心
地，然后沙河法界收一纸之中，无量法门出
乎方寸之内耳。瑐瑢

茅子元制图的目的之一在于廓清有关净土业

的糊涂认识，以图示的方法，简单明了地表达四
种土的不同果、位、德、智等层次。依据修行者
的利钝、善恶分四土的高下。
在论及五重玄义的体、用、宗时，通过不同

的排列，表明了居不同净土者对三者的认识的高
下利钝之分。而体、用、宗又与涅槃经之三德结
合。故图示出：同居土者， “三德迷”；方便土
者，“解脱德”；实报土者， “般若德”；寂光土
者，“法身德”。又与应身、报身、法身三身之说
相应合。在破迷解惑、情与智的关系上同样表明
了居土层次的不同，因而利钝能力之不同。迷不
破则惑不解，而惑不解，皆在于为情所碍，则智
不通。由此可见，从佛教的立场上讲，四土图有
其内在的逻辑力量，并非不伦不类。
茅子元制四土图的第二个原因，是以图解的

方式扩大四土思想的影响，使文化水准不高的人
或所谓根性钝者能直观地领悟，从而扩大教势，
广揽门徒。例如，他画了凡圣同居土图，并加以
解释：

此土但有信愿念佛，不断烦恼，不舍家
缘，不修禅定，临命终时，弥陀接引，皆得
往生净土，便获神通，得不退转，直至菩
提……瑐瑣

其实将枯燥的经文化为图示，在宋代并非茅
子元独创。 《四教集注》的作者天竺寺僧玉岗，
就曾绘制了 《天台五时八教图》。他认为：末世
机钝，不易领悟天台判教之玄妙，故立图，俾使
见者一目了然。其画图的目的与茅子元同。
从教义的角度看初期的白莲教和创教人茅子

元，并未见其与正统佛教有迥异处。其 “异端”
表现在男女同习修持，及独立成体系的宗教组
织上。

四、白莲教戒律、组织与正统佛教之异同

白莲教的基本戒律与正统佛教同。据 《庐山
莲宗宝鉴·慈照宗主》条记载：茅子元创教之初
“乃慕庐山远公莲社遗风，劝人皈依三宝，受持
五戒，一不杀，二不盗，三不淫，四不妄，五不
酒，念阿弥陀佛五声，以证五戒，普结净缘，欲
令世人净五根，得五力，出五浊也”。瑐瑤并把戒律
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所谓 “知诸善之本，五戒
为先，王者履之治国，君子奉之以立身，不可造
次而离不可须臾而废。佛称五德，儒谓五常，在
天为五星，在地为五岳，在人为五藏，在处为五
方。广而言之，无所不统，仰观俯察，莫能加
焉”。瑐瑥但正统佛徒对白莲教的持戒颇有议论，特
别对戒淫一条。宗鉴讲茅子元 “劝诸男女同修净
业”。瑐瑦而志磐则加以引申，认为该教 “谨葱乳，
不杀，不饮酒，号白莲菜。受其邪教者谓之传
道，与之通淫者谓之佛法”，瑐瑧 “愚夫愚妇转相诳
诱，聚落田里皆乐其妄”。瑐瑨这种指责显然不能加
诸整个白莲教上。白莲教在不淫的戒条上，与佛
教不同。佛教徒不能破色戒，白莲教徒的 “不
淫”，是不淫邪外色。白莲教徒多有家室，娶妻
生子，不异平民。当然与佛教对淫的戒律理解不
同。此外，教徒往往男女同修净业，下层社会劳
动的男妇，在两性关系上，也会有些松动，不能
据此就认为白莲 “通淫”为佛法。相反元代普度
对此还有批评，他说：“今有一等愚人，常行异
教，诈称莲宗弟子，妄指双修，潜通淫移，造地
狱业，迷误善人，沉迷欲乐，甘堕险坑，岂不谬
乎。是真狐魅妖精，何异畜生类也。”瑐瑩指出白莲
教主张 “清心寡欲，双修福慧”，并劝 “在家菩
萨”依此戒修行。瑑瑠

白莲教在五种戒持中，特重于斋戒和不杀。
在 《庐山莲宗室鉴·受持戒法》条中说：“如或
五戒难行，且除酒肉二味。十重易犯，且持不杀
一门。”瑑瑡又讲 “居士病缘，终不饮酒食肉”。瑑瑢佛
教徒对白莲教戒律的评价，大体如此。据 《释门
正统》记载：白莲教徒号白莲菜人。白莲菜即白
莲斋，菜、斋相通。白莲斋又称茹茅阇黎莱。阇
黎即僧师之意，茅阇黎菜，即茅子元所规定之
斋。由于吃斋严谨，故教内决不杀生，所以宗鉴
也讲，子元死后，教内 “唯谨护生一戒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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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元代白莲教传教与禁教

元代是白莲教大发展时代，是时，天下混
一，南北贯通。
白莲教面对的形势是：
元蒙统治者对儒教这个封建时代统治思想基

本弃之不顾。
元代佛教，特别藏传佛教畅行于北方；道教

的全真道从民间走向正统。南方正一道也在
发展。
民间教派中的摩尼教 （明教），以香会之名

潜行传教，教势极大。
元统治者对宗教的政策、措施是宽松的，包

括对白莲教。
元代，是白莲教大发展的时代，也是成为独

立宗教的时代。
据元人刘埙记载：白莲教历经元南北混一之

后，“盛益加焉”，“历都过邑元不有所谓白莲堂
者，聚徒多至千百，少不下百人，更少犹数十。
栋宇宏丽，像设严整，乃至与梵宫道殿匹敌，盖
诚盛矣”。瑑瑣吴澄则指出：“佛法之外，号曰白莲，
历千年而其教弥盛，礼佛之屋遍天下。”瑑瑤 都说
明，元代白莲教不仅实力雄厚，而且成为佛、道
之外最大的宗教教派之一。但也由于传播过滥，
教内发生分化，呈现两种不同的发展趋势。一些
白莲教徒以忏堂为依托，以茅子元正宗流裔自
况，继承了子元的学说和实践，采取与元当局合
作态度。一部分人则背离子元宗旨，与不甘元朝
统治的民众运动结合，走上反抗元政权的道路。
以忏堂为依托的白莲教团活动。
元代的白莲教徒分布广而散，大都依托某个

白莲忏堂进行宗教活动。所谓 “佛法之外，号曰
莲教，历千年而其教弥盛，礼佛之屋遍天下。”瑑瑥

白莲教忏堂有几个来源：或先为大家故宅，由白
莲教徒买而重新构建成忏堂者。如徽州东门 “万
山堂之下，旧蒋氏居，其屋地深深，今为道人任
普诚所有”，创为白莲忏堂。瑑瑦又如 “慈慧庵在郡
城西北陬，故为王氏第，学佛人周觉聪始买居
之。觉聪早持内典，有所证人，誓息诸缘，归诚
圆觉，即以安处施作伽蓝，构殿像佛，敞门通
道，幡彩香华。……抢材征工，复作大华严阁
……”瑑瑧后其子觉照 “拓开后隙地，益建弥陀殿，
翼以斋寝，总若干间……”，瑑瑨还有一种忏堂及周
围田亩皆为有钱人施舍。邵武县有张仁叔，母死
归葬，于坟周围田产４０亩及菜园、竹林 “悉施
以养莲社报德堂佛者。命周觉先主之，择其徒一
人守家”，报德堂 “所恃者有田园以养其生”瑑瑩。

多数忏堂则为白莲教徒集资建造，如京师的无量
寿庵，为觉缘集善信百余人建白莲社后，他出资
７００贯，买地１０亩，创而建之。而崇仁县会乐
堂则是堂主刘觉度叔父以家居改为忏堂，集善信
者之资购地买材而成。这些忏堂成为白莲教徒及
一般信仰者忏悔礼佛的场所。忏堂则是白莲教团
的活动中心。
这些忏堂不少成为家族产业。如丰郡万缘堂

主持觉全 “莲社道人也，断荤血持经法五世矣”。
建万缘堂，以为信仰及生聚之所。瑒瑠而前此的慈
慧庵分明是周觉聪、周觉照父子的家产。对这种
状况，元当局也是了解的。据 《通制条格》记
载：“建宁路等处有妻室孩儿每的一枝白莲教道
人名字的人，盖着寺，多聚着男子妇人，夜聚明
散，佯修善事，扇惑人众作闹行有……。”瑒瑡白莲
道人娶妻生子，一些人以忏堂为家，兼信仰、生
聚为一体，也是情理中事。这些忏堂都有固定生
活收入，多数并不是 “扇惑人众作闹行有”的，
而是安分守已，靠拢当局的，特别在元代初中
叶。如徽州东门观音堂 “每月朔，集善士，奉金
刚经，上为九重祝寿，下为百姓祈福”。甚至
“本路总通议刘公为主其事，前任僧录通议广智
沈公、僧判佛心俊辩何公实纲维之……。”瑒瑢如东
山白莲堂活动之一即 “祝圣人寿”。瑒瑣而建宁路后
山报恩堂主要宗教活动之一即为 “与上位祈福祝
寿做好事”，故又称报恩万寿堂。瑒瑤

元代一些白莲教忏堂除与皇室及有地位的人

祈福做寿外，也做了大量有益公务的善事。如李
存 《送张平可序》记载：“近经上饶，道中见通
川桥梁凡五六”，这些桥梁建造费用 “动数百万，
而皆白莲社中人成之。彼白莲社中人非有公卿贵
人之资，率多行乞四方，亦或伺夫过车马也，而
丐聚焉”。所以作者对白莲教徒急公好义，发出
感慨：“虽所见本出于求福都，而亦博济之余义。
吾则于彼重有感也。”瑒瑥

在元代多数白莲教徒仍以弥陀信仰的 《无量
寿经》等三经一论为要典，以得念佛三昧为要
务，以终归西方净土为宗旨。或依于忏堂 “日课
佛名”，或所谓 “在家菩萨”， “早起焚香，参承
三宝，随意念佛。每日黄昏亦如是礼会，以为常
课。如或有干失时，次日当自对佛忏说。此之法
门，要且不妨本业。为土者不防修读，为农者不
防耕种，为工者不防作务，为商者不防买卖。晨
参夕礼之外，更能二六时中偷那工夫持念佛号百
千声，志诚为功，期生净土”。瑒瑦总之无论在白莲
忏堂还是在家中佛像前每日念佛、忏悔，亦不失
弥陀净土宗宗旨。

·２４２· 　 宗　教　学　研　究　 ２０１７年第２期



各地白莲忏堂在设制上大体不脱净土宗庙宇

规矩，崇拜并设有弥陀佛、观世音、大势至像。
如徽州东门观音堂 “创外门三，施茶。东西庑
二。中为大殿，左钟石鼓，奉观世音。后为楼，
奉无量寿佛”。瑒瑧又如慈慧庵，先为白莲道人周觉
聪所创，其子因此庵无弥陀佛像，后 “拓开后隙
地，盖建弥陀殿”。瑒瑨又如会善堂，原本为家居之
所，白莲道人觉度 “不惮勤劳，以图恢拓，数年
之间，殿亭楼阁焕然一新，斋舍道寮佛像供器种
种完具。过者睹其宏规，莫 （不）惊幕其能。佛
堂非佛寺比也”。瑒瑩元大都的无量寿庵 “树佛殿四
楹，屋宇像设，无不具足”。足见 《水云村泯稿》
云白莲忏堂 “栋宇宏丽，像设严整”，迨非虚词。

六、白莲教的被禁与复教

元初，著名大臣耶律楚材阐 “邪正之辨”，
即指白莲为邪教：

夫杨失、墨翟、男骈、许行之术，孔氏
之邪也；西域九十六种，此方毗卢、糠、
瓢、白莲、香会之徒，释氏之邪也；全真、
大道、混元、太一三张左道之术，老氏之
邪也。瑓瑠

白莲教第一次被当局指为 “左道乱正之术”，
在至元十八年 （１２８１）。据 《通制条格》卷２８
《禁书》载：

至元十八年三月，中书省御史台吾：江
南行台咨，都昌县贼首杜万一等指白莲会为
名作乱。照得江南见有白莲会等名目，五公
符、推背图、血盆及应合禁断天文图书，一
切左道乱正之术，拟合禁断。送刑部，与秘
书监一同议得：拟合照依圣旨禁断拘收。都
省准拟。瑓瑡

此段官方文字的确有含混不清处，以致现代
研究者发生歧义。无论此段文字是否为禁断白莲
教的官方命令，都对白莲教不利。
不仅禁白莲道人娶妻生子，对正统僧、道有

家室都亦严加管束。举元祚９０年，当局十余次
发布明令 “罢僧官有妻者”、“敕江南僧有妻者为
民”、“敕西京僧道也里可温答失蛮等有室家者，
与民一体输赋”、 “敕天下僧道有妻者皆令为民
……”瑓瑢可见，对宗教信徒有家室者皆采取严厉
禁止措施，非独施于白莲教。白莲教遭禁的第二
条原因是所谓晚间的宗教活动方式造成的。白莲
教徒多为普通劳动者，白天辛苦劳作，所以宗教
聚会多在晚间，又无类似佛教的僧官制度的约
束，不能不引起当局的疑虑。
此次被禁时间不长，仅３年。到仁宗至大四

年 （１３１１），白莲教又重新公开活动。
白莲教恢复合法地位，主要得之于普度的努

力。普度，号优昙和尚，“丹阳蒋氏子，家世事
佛。弱冠出家，初参龙华宝山慧禅师，师深器
之。后历叩诸方，述念佛警要，目曰 《莲宗宝
鉴》，凡十卷。天童东岩圆应日禅师深加叹赏。
继开法于京教法王寺”。瑓瑣普度还在家乡丹阳竹林
山妙果寺住持，“率徒喻俗”， “大广其居”。瑓瑤但
普度在为白莲教复教时，是庐山东林寺善法堂
“白莲宗为头和尚”。瑓瑥

普度对白莲教最大的贡献，是在该教遭禁
后，奔走于国师、太子及公卿间，上书言事，力
图复教。
普度于至大元年五月禁教后半年抵大都，通

过国师毗奈耶室利，向皇太子爱育黎拔力八达献
上 《庐山莲宗宝鉴》，得到称许，“敬奉令旨，教
刊板印行者”。但白莲教仍未恩准复教。至大三年
（１３１０）正月，普度向武宗上万言书，证明白莲教
三皈五戒合于儒家之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圣人言；合于五常：仁、义、礼、智、信。
元政权明令禁止白莲教活动在至大元年

（１３０８）。据 《元史》载：是年五月 “禁白莲社、
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瑓瑦

白莲教从元混一宇内，公开活动了近３０年，
终于遭禁。白莲教遭禁有其历史背景。元初，当
局即对僧、道实行管理制度。至元二年 （１２６５），
蒙古族尚未统一全中国，即实行了选试僧人的考
试办法：“僧人每三年一次试五大部经”，并 “于
每路置院选试僧人，就设监坛，大德登坛，受具
足戒，给付祠部，然后许令为僧”。瑓瑧同时实行了
僧官制、还俗制，规定僧、道寺庙的数目。对宗
教的管理是严格的。蒙古族统一南方后，发现迥
异于佛教组织的白莲教，白莲道人有家室、产
业，非僧、非道，亦与俗人有别。管理上自然遇
到了麻烦。不久又发现都昌县 “贼首”打着白莲
会的旗号作乱，不能不引起元当局对白莲教的
警惕。
到了至大元年，中书省向皇帝奏称：发现建

宁路等处的一支白莲教养着妻室、盖着寺庙，内
中多聚男子妇人，夜聚晓散，甚至 “佯修善事，
扇惑人众作闹行有”。生怕他们 “别生事端”。同
时指出白莲道人 “都是有妻子的人”、“他们的身
已不清净，与上位祝寿呵怎生中”。圣谕着革除
白莲教、拆毁教堂，佛像归于当地佛寺，白莲道
人发付原籍，于地方当局收系当差，如不改悔者
从重处置。瑓瑨

禁断白莲教大概有两条原因：一是白莲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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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有家室；二是白莲教徒多为普通劳动者，他们
在晚间从事宗教聚会，不能不引起当局的疑虑。
但普度的 《上白莲宗书》说：“迨于圣明盛世，
庐山本宗东林寺钦奉先皇帝圣旨，赐善法堂护持
念佛宗教。”同时向武宗指陈：宣政院奏赐 “前
住持祖因长老白莲宗主、通慧大师，护持圣旨，
宠锡非常”的事实。凡此种种都是向皇帝表明白
莲教之教化 “为让为表、为忠为孝、为廉为仁”，
可去恶行善，省其刑狱，使统治者 “坐致太
平”。瑓瑩普度的 《上白莲宗书》在武宗时代没起到
作用，皆因朝臣，特别是监察御史张养浩力主禁
教。其持论主要是：僧尼发展过滥，蠹政害民，
而白莲教道人皆有妻室，且大逆不道。瑔瑠

至大四年 （１３１１），武宗宾天，仁宗继位。
六月二十九日 “颁降圣旨”；“休交断绝”了白莲
教，让白莲忏堂 “与俺每根底祈福祝寿者”。瑔瑡白
莲教又恢复了合法传教的权利。
白莲复教后，仁宗皇帝于皇庆二年 （１３１３）

应舍利坚等人之请，下旨护持建宁路白莲忏堂：
自今以后，叫白莲佛堂为报恩万寿堂，

置住持，并命地方官对于所属各佛堂加以保
护。寺领脱粮照先例与了，不许差发、占
据、掠夺他们的财产。制旨交与白莲堂都掌
教性空、普慧及肖觉贵。合纳税粮，不交官
府，藏于寺里。如有违制，不依体例而征
税，便问违敕之罪。瑔瑢

据日本学者重松俊章研究结果，建宁路白莲
堂之所以受此恩宠，与肖觉贵夤缘高丽国王太
子、入侍元廷之渖王及朝廷显贵有关。但白莲教
复教在此前两年已成为事实，主要是普度奔走呼
号的结果。从信仰和人品层次上讲，普度远高于
肖觉贵。但两人目的都是一样的，即靠拢当局，
得其青睐，以利本宗教的公开发展。但白莲教在
英宗时代再次遭禁。 《元史》卷２８ 《英宗纪》
载：至治二年闰五月 “禁白莲教佛事”。
以上介绍为元代白莲教被禁及复教活动

状况。

七、以白莲教为名的初期造反活动

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统治者虽然部分地
接受了传统的典章制度，但对华夏文化多所毁
弃，种族压迫日益加深，民众反抗运动从未间
断，宗教异端或 “邪教”活动遍及宇内：

太宗九年 （１２３７），“金经李佛儿以妖术
惑众谋乱”。
世祖至元五年 （１２６８），“济南王保和以

妖言惑众，谋作乱”。

世祖至元五年 （１２６８），“淄州妖人胡王
惑众，事觉，逮捕继发……。”
世祖至元十一年 （１２７４）， “比闻益都、

彰德妖人继发……。”
世祖至元十六年 （１２７９），“以梧州妖民

吴法受扇惑藤州、德庆府泷水徭蛮为乱，获
其父诛之”。瑔瑣

在接连不断的 “妖人”惑众造反事件中，有
一案引起元政权的重视，即江西行省都昌县 “贼
首杜万一等指白莲会为名作乱”一事。
杜万一又名杜可用，至元十七年 （１２８０）春

率众起事，拥众数万，号杜圣人，“伪改万乘元
年，自称天王，民间皆事天差变现火轮天王国王
皇帝。以谭天麟为副天王，都昌西山寺僧为国
师。朝廷命史弼讨败之，江西招讨方文擒可
用”。瑔瑤

杜万一等如何指白莲会为名 “作乱”，已不
可知，但杜万一决非白莲道人。史料既没有记载
其道号，又没有关于起事前依于白莲忏堂的记
录，甚至关于他是否信仰弥陀净土宗也没有丝毫
说明。他称天王，号圣人，应为其他 “异端邪
派”。杜万一领导的造反行动，虽然与白莲教无
关，他冒名顶替的作法，却给白莲教带来了不良
影响，白莲教因此被当局指为 “左道乱正之术”。
杜万一事件后２０年间，又发生了三次涉及

白莲教或白莲道人的造反事件，即彰德的朱帧
宝、柳州的高仙道、河南安远无量寺僧人袁普昭
为首的案件。
成宗大德四年 （１３００）或稍后数年，广西柳

州 “妖贼高仙道以左道惑众，平民诖误者以数千
计。既败，湖广行省命察罕与宪司杂治之，鞫得
其情，议诛首恶数人，余悉纵遗，且焚其籍。众
难之，察罕曰：‘吾独当其责，诸君无累也。’”瑔瑥

另一史料则记载：“柳州白莲道人谋叛，论死者
二百，系之，释不舌情者百三十有七人。”瑔瑦朱帧
宝事件似应发生在高仙道事件之前，发生地彰
德。似亦被当局认为是白莲教，故普度在 《上白
莲宗书》中讲：“若前时彰德之朱帧宝、广西之
高仙道，斯徒即非本教念教之人，而要称白莲
道，误触陛下刑禁者。”瑔瑧可见，无论是朱帧宝还
是高仙道都很难指实为白莲道人。但元贞元年
（１２９５）审出的河南远安县 （今湖北）的袁普昭
则为白莲道人无疑。据 《元典章》载：

峡州路远安县太平山无量谷僧人袁普

昭，自号无碍祖师，伪造论世秘密经文，虚
谬凶险，刊板印散，扇惑人心。取讫招状，
于元贞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奏过：京南府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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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里普昭小名的和尚，伪造佛经，那经里写
着犯上的大言语有，交抄与诸位读有，么
道。今夏南京省官人每与将文书来呵，俺上
位奏了，……和他一处做伴当徒弟每总廿四
个人。那的内廿一个和尚、三个俗人。普昭
小名的和尚根脚里造伪经来，着木雕着自己
的形，伪用金妆着，正面儿坐着，左右立着
神道，那 经 里 更 有 犯 上 的 难 说 的 大 言
语……。瑔瑨

袁普昭是袁氏道号，故上文中云其为 “小
名”，为白莲道号无疑。住无量寺，自号无碍祖
师，都与白莲教相契合。无碍祖师亦为净土宗
语，弥陀佛又称无碍光佛。无碍即心无碍，可往
生净土义。《往生要集》云：“我所有三要，与弥
陀佛万德，本来空寂，一体无碍。”此处即心与
弥陀佛通，合其万德。普昭自称无碍祖师，又刻
自己木像，饰以金妆，分明是自比弥陀佛，以耸
动俗人视听。而伪造经纶，大言无忌，也是出于
同一目的。从现有史料来看，说他是元代白莲道
人中第一个 “谋逆”者不为过。但是元政权并未
发现袁普昭为白莲道人。
从以上介绍可知，元代初、中叶，真正的白

莲教团或白莲道人的造反事件是罕见的。

八、元末香会、白莲教与农民大起义之关系

元代末年，农民运动蜂起，大元帝国败亡，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代史家或称这次农民起
义为白莲教起义；或认为受到白莲教、明教混合
教派的影响。我的看法是，农民起义的主要力量
是香会即弥勒教与明教的混合教派，由香会转化
成香军即红巾军，是宗教组织向军事组织的演
变。只是到了起义如火如荼的阶段，白莲教才有
大批成员参与其中。所以将元末农民起义称为香
会或香军起义，更符合历史的真实。

“明王出世，弥勒下生”，反映了元末农民起
义军的主要信仰。它极大地鼓舞了起义者的斗
志，成为元末农民起义的信仰旗帜。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 （１３５１），元政权因 “灾

异叠见，黄河变迁”，“遣工部尚书贾鲁，役民夫
一十五万、军二万，决河故道，民不聊生”。瑔瑩是
年五月， “颖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
陷颖州”。瑖瑠元末农民起义爆发了。
刘福通是韩山童的弟子。关于韩山童，元末

或明代史料记载颇多：
初，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

谪徒广平永年县。至山童，倡言 “天下大
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翕然

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
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宋徽宗八
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
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
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
林儿，逃之武安。瑖瑡

另外一些史料并未提及韩山童组织 “白莲
会”，而是提 “烧香结会”：

河南韩山童首事作乱，以弥勒佛出世为
名，诱集无赖恶少，烧香结会，渐致滋蔓，
陷淮西诸郡。继而湖广、江西、荆襄等处，
皆沦贼境。瑖瑢

五月，颍川，颍上红军起，号为香军，
盖以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其始出赵州滦
城韩学究家，已而河、淮、襄、陕之民翕然
从之，故荆、汉、许、汝、山东、丰、沛以
及两淮红军皆起应之。颍上者推杜遵道为
首，陷朱皋，据仓栗，从者数十万，陷汝
宁、光、息、信阳。瑖瑣

由于烧香礼弥勒佛，故号 “香军”，其初则
为香会无疑，由香会改名香军，是揭竿起事后所
为。事实是韩山童家族从来不是白莲教徒。本文
前面探讨了白莲教的几个特点：（１）白莲教继承
了弥陀净土宗信仰，崇拜阿弥陀佛、观世音等。
（２）茅子元以及后继者以 《无量寿经》为宗旨，
口称念佛，并继承了天台宗四土信仰，及智 、
慈云遵式的忏法。 （３）白莲教徒都有道号，依
普、觉、妙、道四字为号。元末有一批白莲教徒
参加起义，皆冠以 “普”字。这一点中、日学者
都有专文论述。用这三个特点，反观韩山童、韩
林儿、刘福通等领袖人物：（１）他们都不信仰弥
陀净土宗，而是 “烧香崇弥勒佛”。 （２）不知所
念何种经典。（３）没有白莲教徒必有的道号。由
此可知，所谓 “白莲教”在韩山童那里是根本不
存在的。
中国的华北地区在南宋、元代，白莲教的传

播远不若江南地区，相反，隋唐以来弥勒信仰在
此地一直兴旺发达，乃至以 “弥勒下生”为号召
的造反事件从未止息。
最早以 “新佛出世，除去旧魔”相号召的是

北魏沙门法庆，事出在冀州。所谓新佛，当然指
的弥勒佛。瑖瑤

唐开元间，贝州 （今河北清河一带）人王怀
古宣称 “释迦牟尼末，更有新佛出”。其出事地
点及口号几乎与２００年前之法庆同。北宋庆历七
年 （１０４７），又是在贝州，王则起事，口号仍是
“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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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多世纪中，几乎发生在同一地点，信仰
同样的宗教思想，三次事件几乎雷同。足见弥勒
佛的兜率天信仰在这一地区始终不断，且极具吸
引力和影响力。
王则事件后又三百年，赵州栾城韩氏家族仍

踵行其传统，传播的是弥勒信仰，而口号与八百
年前法庆、六百年前的王怀古、三百年前的王则
没有任何变化。而韩山童祖籍的栾城离冀州、贝
州不过２００里之遥，韩山童传教之广平高冀州、
贝州更近，不足２００里。依元代史料，这一带没
建造过任何白莲忏堂，那么白莲教从何而来呢？
韩山童所倡之教当然不是白莲教，而是香会，起
事后改名香军，以其 “烧香礼弥勒佛得此名也”
（《庚申外史》卷上）。
崇信弥勒上生观念的香会，最大特点是 “烧

香惑众”，“烧香结会”。早于韩山童、刘福通的
史料亦可证明这一点。至元三年 （１３３７）发生于
河南信阳的棒胡造反，即是又一例：

棒胡反于汝宁信阳。棒胡本陈州人，名
闰儿，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破归德
府鹿邑，焚陈州，屯营于可冈。命河南行省
左丞庆童领兵讨之。
二月……乙丑，汝宁献所获棒胡弥勒

佛、小旗、伪宣敕并紫金印、量天尺。瑖瑥

棒胡崇信的是弥勒佛，“妄造妖言”大概也
是 “弥勒下生”一类。特点仍是 “烧香惑众”，
仍是香会。
与棒胡几乎同时举事的江西行省袁州 （今江

西宜春）是著名的 “妖僧”彭莹玉：
袁州妖僧彭莹玉，徒弟周子旺，以寅年

寅月寅时反。反者背心皆书 “佛”字，以为
有佛字者刀兵不能伤，人皆惑之，从者五千
人。郡兵讨平之，杀其子天生地生、妻佛母，
莹玉遂逃匿于淮西民家。……民闻其风，以
故争庇之，虽有司严捕，卒不能获。瑖瑦

彭莹玉当然不是 “白莲道人”，仍然崇信弥
勒佛。故 《草木子》载：

先是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
弥勒佛号，遇夜燃火炬名香，念偈礼拜，愚
民信之，其徒遂众。瑖瑧

这位元末农民起义发其端者，倡导的还是
“香会”，其教 “夜燃火炬名香”，以礼弥勒佛故。
凡此皆可证明，元末农民起义在酝酿和开始

阶段与白莲教会关联不大，而是倡导弥勒下生的
南北两方 “香会”发动的。只是到了起义如火如
荼的发展阶段，在江南，白莲教会大批成员才蜂
拥而入，特别是加入了徐寿辉的天完红巾军。而

天完红巾军并未因白莲教徒加入而改变信仰弥勒

佛的初衷：
先是浏阳有彭和尚，劝人念弥勒佛号，

遇夜燃香灯，偈颂拜礼，其徒从者日众，未
有所附。一日，寿辉浴盐塘水中，身上毫光
起，观者惊毫。而邹普胜复倡妖言，谓弥勒
佛下生，当为世主，以寿辉宜应之，乃与众
共拥寿辉为主，举兵，以红巾为号。瑖瑨

邹普胜应是白莲教信徒，从其道号可知。但
他并未倡导弥陀信仰，而倡导的弥勒下生观念。
可见即使后来大批白莲教徒加入红巾军，他们也
只能喊 “弥勒下生”的口号。其原因很简单，近
两千年来，底层社会造反运动几乎很少有倡导弥
陀信仰者，既没听说 “弥陀出世”，也没听说
“弥陀下生”这类口号，因为弥陀佛住持西方，
如何下生尘世？与其教义根本不符。而带有摩尼
教信仰色彩的 “明王出世”则与 “弥勒下生”同
属救世思想，具有同样强大的吸引力。
目睹当时情状的朱元璋对此十分清楚。在讨

张士诚的檄文中，透彻分析了元代末年农民造反
的来龙去脉，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造反的百姓是
误中妖术，“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苏
困苦，聚为烧香之党”。瑖瑩足见在元末，真正吸引
民众的宗教力量是弥勒信仰，它具有极大的凝聚
力和历史传统的力量。而 “烧香之党”即 “香
会”则始终是联络散漫人群的组织机构，南北两
方皆如此。
我们根据对宋元白莲教传播及性质的分析，

可以明确地得出如下结论：
宋元白莲教虽然被佛教徒指为 “邪教”，也

曾被元代统治者暂时禁断过两次。但基本属于比
较平和的净业团社这样的宗教教派。
至于明清时代所云之白莲教，则完全不同于

南宋时茅子元所创之教，元时普度所倡导的白莲
教了。仅余白莲教的名称而已。

（责任编辑：今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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